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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模样
□周华青

晴不过几日，又开始下雨。

不知该怎样去描述雨天那种黏

腻的不舒服，反正从小到大不喜欢

下雨。小时候，一到雨天就不想写

作业（虽然不下雨也不想写）；长大

了，遇上雨天心里就莫名压抑，常常

会把车停在角落或蜷缩着瞎想，或

胡乱地写些心情。

近日的群里，H某的金水湾爱情

故事一直成为大家热聊的话题。漂

老师笔下，写不尽H某爱而不得的伤

与憾，写不尽浅浅淡淡的思念与盼。

漂老师也曾调侃，让我聊一聊爱情。

自知笔拙，一直未敢放肆。今夜，借

着雨天，我也来聊一聊爱情。

我认为的爱情，大概就是在索然

无味的柴米油盐中仍能探寻出风花

雪月的惊喜与浪漫。

与黄先生结婚十余年，基本是在

他予我的宠溺中度过的。黄先生的

温暖，像小溪流水般，细细长长。他

会记得我的每一个生日，提前买好我

喜欢的叮当猫造型蛋糕，因为知道我

对叮当猫有执着的喜爱；会在大冬天

把我冰凉的脚丫捂在怀里取暖，嘴里

念叨着“冰死了，冰死了”；会把咬去

肥膘的瘦肉扔到我碗里，虽然上面沾

满了他的口水；会配合我不厌其烦地

摆各种姿势自拍，笑嘻嘻地看着活在

美颜里傻乐的我；会在雨天里斜着伞

护着我，自己却淋湿大半；会在半夜

醒来给我掖一掖被子，又迷迷糊糊地

睡去；会在我午睡的时候边搞着卫生

边等我自然醒来，从不舍得叫醒我；

会因为知道我怕黑，在每一个值班陪

着我睡宿舍；会到哪都习惯地牵着我

的手，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似乎从

来也没有轰轰烈烈，却也从未缺席我

需要的每一刻。

我本是个性格泼辣的女子。在

他面前，我愿意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

孩子。要有他的照顾才不至于饿死；

要有他的陪伴才不会迷路；要黏着他

才不会孤单；要依赖着他才得以生

存。我可以素颜，可以邋遢，可以披

头散发；可以懒惰，可以任性，可以一

无是处；可以撒娇，可以耍赖，可以无

理取闹。会爱你的人，无论什么样子

都是你最好的样子！

有人说：相爱的人，就要在一起

吃饭，吃很多很多顿饭。以前只觉将

爱情与吃饭混在一起，不免浅薄了

些。随着岁月流逝，当爱情化成一日

三餐，我们就这样一顿一顿地一起吃

了十几年的饭，终于深以为然。

不管是海味山珍，还是“菜干老

虎”。在那些一起吃过的饭里，每

一颗都藏着再也回不去的青春，藏

着彼此的惺惺相惜，藏着彼此陪伴

的感激，藏着困难时的相互扶持，

也藏着对美好未来打拼与期许，更

是藏着如何成为英雄和变成孩子。

在爱情里，我崇拜你像个英雄，

你宠爱我像个孩子。这或许便是它

最美好的模样吧！

在爱情里，我崇拜你像
个英雄，你宠爱我像个孩
子。这或许便是它最美好的
模样吧！

人间
(外三首）
□吕煊

赶脚细织的春天 在桃花树下畅饮

绍兴元年 一路从北国迁移而来的宋人

在软语轻声兼温润的南方小城

一颗颗随遇而安的心终于释放忐忑

怀不上龙种的帝王

偶尔还会在夜间惊醒

燃起心底复国的苍茫

翻读八百多年前的文字

映入眼帘的却是那一树树的桃花

桃花灿烂 树下那一群饮酒赋诗的文人

每一次去绍兴都是怀古之旅

三五老友趁着酒气环游禹山

夜色中我们谈论什么已不重要

登高的台阶 越来越厚重

每走一步 触摸的都是

金属的坚硬

桃花的幽香 混着花朵低声地开放

人间 仿佛一切都是美好的

履历
带上温度的水穿过陈皮松散的夹层

一些空洞的话语从茶漏处溢出

这多像过去一年的履历

在匆忙中消失的时间

它们会留下什么

是苦涩还是无动于衷的失望

陈皮的清香逐渐渗入水色

我想用它唤醒身体里枯竭的激情

还有正在逐渐被消解的诗意

年的色彩绑架着年轮不断推进

那些淤积多年的伤痛 突然间丧失警示

豁然跨入了另一扇门

日子仅仅是换了一个角度

是欣喜是忧伤 陌生意味着新的路途展开

学会让事物飞一段距离

是哲学也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借口

等待一只意象中的虎张开双眼

命中的主题 一直往前

抖落肩头的尘埃是光阴里的颗粒

在年的门槛里 我们适合沉默

过径山寺
山风让寺庙的烟火更加陡峭

拾级而上的白云

在暮晚 推迟那些飞过围墙的是

过冬的蝴蝶

我想在僧人的院落里

讨要一杯淡淡的清茶

然后跟过往研讨一下

山寺里虫鸣的孤独

是否也是人间的那一种孤独

背过身 层层叠叠的山峦

瞬间被晚潮被雾霾 被自己

淹没

桃花潭思春
这么深的绿

是谁把她深藏在 矮小的伤口里

是否可以接纳桃花热烈的嫉妒

纵容一个乡间的草色的女子

她清秀的脸庞

盛放爱情短暂的小曲

一个能让爱温暖 迷惑的女子

她内心的那个桃花潭

一定不是一个冰冷的地名

我的高考之路
□施朝腾

夏初，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看

到十载寒窗的莘莘学子踌躇满志地

走进考场的身影，又一次揭开了我那

尘封多年的记忆。

难忘的1977年，初中毕业、青春

年少的我已在小学民办教师的岗位

上打拼了6年，而被选拔到初中任

教。两个班的语文外加一个班主任

的工作量，对于其他老师来说的确算

不了什么。而对空有一张初中毕业

文凭的我，确是一副不轻的担子。尤

其是文言文教学，更是全新的课题，

什么之乎者也⋯⋯我不得不从头学

起、边教边学。为了弥补特殊时期给

我们这一代带来的先天不足，在做好

繁忙日常工作的同时，我报考了金华

教育学院的中文专科函授教育。虽

有收获，但面对嗷嗷待哺的学生，总

觉得有知识匮乏、捉襟见肘的痛楚。

我渴望有一个走进大学校园、继

续求学的机会，但谈何容易！当时的

大中专院校虽已恢复招生，但推行的

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机制，在农村则

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其先决条

件必须是出身好、根子“正”，而我出

身于一个历代自给自足的中农家庭，

在当时贫农、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年

代，属贫农、下中农团结的对象。要

想推荐上大学，根本无门。而要靠当

民办教师转正，更是凤毛麟角，不知

要等到猴年马月。也正是这一年，

“恢复高考啦”犹如一声春雷响彻神

州大地，它不知改变多少有志青年的

人生命运啊！我在庆幸自己能赶上

这难得的机遇而欣喜万分的同时，又

暗自担忧：这次国考非同一般，那将

是几代学子同堂，且多为实力雄厚的

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自己是他们的对

手吗？观望了一年之后的我抱着试

试看的心理，懵懵懂懂地走进考场。

记得考试期间住宿在教育局招

待所，气温已攀升到40℃。一架吊

扇嘶鸣着，虽已转到满档，但吹出来

的风是炙热的，竹席也变得烫人，一

转身一汪汗水，实在是难已入眠。

进入考场，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这

几门课的试卷，考得都还算正常，英

语就不行了，当年的初中除学过26

个字母外，其他就一无所知了。好

在试卷多为判断题和选择题，我全

是瞎蒙的。

也许是我运气好，成绩揭晓时，

竟比一位同时参加高考且任教英语

的年兄还高出几分，不知情的一位校

领导在班上以此为例，教育那些对学

英语持畏难情绪的学生。数学考试

我就只有望洋兴叹的份了，待坐足

30分钟，就悄悄地离开了考场。好

心的监考老师都没有留意，看到我这

个考生前几科考得还可以，生怕出了

什么意外而赶紧派人四处寻找，差点

闹出乌龙。由于数学交了白卷，其他

科目的分数估计也不会高，不抱任何

希望的我赶紧回老家参加抢收抢种

去了。

谁能料想，一个烈日当空的晌

午，我正汗流浃背地在田里割稻，同

村的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在老远

就喊道“施老师！考中了，考中了”，

让我在第二天到县城参加体检。面

对突如而来的喜讯，一家人都高兴得

不知所措。体检倒是十分顺利，一路

绿灯。来到主检，在仔细考量了所有

的体检项目后，医生给我打上了“甲

等”的红印，说：“祝贺你，没有限考

的，可以报军校。”可他不知道，我是

一个已有孩子的父亲了。

而后，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为

我高兴一番，有的还嚷嚷着让我请客

或放场电影，新学期学校也不再给我

排课了。可世事难料，望穿双眼等到

的却是没有录取的消息。唉！命运

之神真会捉弄人，它如同过山车，先

将你推上高峰，瞬间又将你抛入谷底

⋯⋯后经熟悉内情人士透露：按当年

的招生计划，我们这批考生只要上线

且体检合格是可以全部录取的，但由

于两个地区有关部门的扯皮而造成

10多位考生与大学失之交臂。幸亏

我早有心理准备，也不至于悲观失望

至极。倒让我领悟到，考大学也不那

么高不可攀嘛！悄悄咽下苦果，丢下

幻想，再搏一搏吧！

至此，我别无选择，一切从头开

始，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在做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挤时间自学初、高中的

全部课程，重点放在理科。每当夜深

人静之际，我通常还在挑灯啃课本、

做习题。第二年，招生政策有所调

整。是年高考，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

我，记得当年的政治、语文考得颇为

顺手，均赢得了高分。数学试卷除基

础题外偏难，而我在复习时恰好采取

不钻难题争基础的策略，也就是说，

对于基础分，人家能得，我也能得；而

对于难题，我早已放弃，人家亦很少

能做对。故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义乌

师范学校，结束了民办教师的生涯。

毕业分配进了机关，这在常人看来，

也算是不错的归宿了。

工作之余，总还有点淡淡的惆怅

与少许的不甘。适逢省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委员会与浙江教育学院联合

举办中文教育（本科）自考班，不甘寂

寞的我又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同行的

均为永一中、永二中或教研室语文骨

干老师。让我倍感欣慰和幸福的是，

每年两次的集中辅导均放在环境优

美的浙师大，徜徉在古树参天、绿树

成荫的校园幽径，如诗如梦之情油然

而生；聆听着省内外知名教授旁征博

引、深入浅出的授课，总有一股久旱

逢甘霖、相见恨晚的感觉。尽管课业

负担繁重，考试制度森严，即使考了

59分，也跟你没商量只有重考。有

的同仁吃不下这般苦、打了退堂鼓，

但我咬紧牙关挺过来了。看到我日

渐稀疏的脑门，妻子和朋友都屡次好

言相劝，让我别自找苦吃再逞能了。

而怀揣多年夙愿的我依然我行我素，

始终没有却步。

人到中年、四载寒窗苦读，“为伊

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终

于拿到了加盖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委员会与浙江教育学院双重大

印的毕业证书，圆了我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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